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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自
己
出
來
租
房
子
，
總
是
獨
立
生
活
的
象
徵
。
跟
租

房
有
關
的
事
情
，
更
是
千
奇
百
怪
，
我
聽
過
一
個
驚
悚

的
。
有
兩
個
小
姑
娘
很
要
好
，
差
不
多
可
以
算
是
閨

蜜
。
一
個
正
在
找
房
子
，
另
一
個
知
道
了
馬
上
熱
情
地

說
：﹁
我
們
家
要
搬
新
家
，
老
房
子
租
給
你
吧
，
傢
具

是
現
成
的
，
拎
個
包
就
能
直
接
入
住
。﹂
找
房
子
的
小
姑
娘

一
聽
馬
上
樂
了
，
二
人
又
摟
又
抱
，
像
一
對
親
姐
妹
。

小
姑
娘
住
了
快
一
個
月
，
偶
然
碰
見
樓
下
的
一
個
大
嬸
。

想
必
是
剛
跳
了
廣
場
舞
回
來
，
臉
上
的
汗
水
像
決
了
堤
，
把

眼
線
沖
得
歪
歪
扭
扭
，
像
鋸
齒
般
圈
着
有
些
微
微
突
出
的
眼

珠
子
，
樓
道
上
燈
光
不
怎
麼
亮
，
冷
不
丁
的
嚇
人
一
跳
。

不
等
小
姑
娘
回
過
神
來
，
大
嬸
瞪
着
一
雙
鋸
齒
眼
，
已

經
從
頭
到
腳
把
小
姑
娘﹁
鋸﹂
了
一
遍
。

﹁
小
姑
娘
你
一
個
人
住
樓
上
那
套
大
房
子
？
膽
子
不
小
啊
！﹂

本
想
打
個
招
呼
含
糊
過
去
，
一
聽
這
話
，
姑
娘
果
斷
收
住
腳
，
嘴

唇
也
跟
着
一
收
，
擠
了
一
個
微
笑
：﹁
是
啊
，
我
自
己
住
樓
上
。
這

房
子
不
好
嗎
？﹂

﹁
房
子
當
然
是
好
房
子
，
又
大
又
敞
亮
。
只
可
惜
他
們
家
老
太
太
不

知
怎
的
，
上
個
月
就
着
家
裡
的
門
框
上
吊
，
倒
霉
不
說
還
怪
嚇
人
的
。﹂

大
嬸
的
唾
沫
星
子
還
沒
飛
過
來
，
姑
娘
嗡
的
一
聲
頭
就
炸
了
，
扶

着
牆
胡
亂
哧
溜
着
，
才
下
到
樓
梯
口
，
腳
軟
得
像
煮
過
了
頭
的
麵

條
，
撐
不
住
身
體
，
只
好
斜
歪
在
樓
下
的
鐵
門
上
。
稍
稍
平
復
了
一

下
心
緒
，
姑
娘
掏
出
了
電
話
。

﹁
你
奶
奶
在
家
裡
上
了
吊
，
你
竟
然
把
房
子
租
給
我
！﹂

﹁
你
上
次
來
我
們
家
玩
，
我
奶
奶
不
是
對
你
挺
好
的
嘛
…
…﹂

這
個
故
事
夠
驚
悚
吧
。
比
較
起
來
，
我
的
一
次
租
房
經
歷
，
就
顯

得
香
艷
多
了
。

房
東
是
一
個
四
十
多
歲
的
阿
姨
，
嬌
小
蒼
白
，
襯
着
一
副
無
框
眼

鏡
，
像
以
前
小
學
的
老
師
，
或
者
某
文
化
單
位
的
女
幹
部
。
她
租
給

我
的
是
一
套
小
房
子
，
一
房
一
廳
，
開
放
式
廚
房
。
因
為
是
新
裝

修
，
傢
具
也
都
是
新
的
，
開
價
差
不
多
是
同
地
段
的
兩
倍
。
我
是
個

寧
可
少
買
件
靚
衫
，
也
要
住
得
舒
服
的
人
。
沒
還
價
，
兩
押
一
租
，

爽
快
地
繳
了
三
個
月
的
租
金
。

租
房
多
年
，
我
有
個
習
慣
，
住
下
來
第
一
件
事
，
就
是
把
所
有
門

鎖
都
重
新
換
一
遍
。
見
我
換
了
鎖
，
房
東
阿
姨
一
臉
堆
笑
：﹁
我
住

在
另
外
一
條
街
，
離
這
裡
不
遠
，
你
留
一
把
鑰
匙
給
我
，
我
有
空
可

以
過
來
給
你
打
掃
房
間
。﹂

﹁
阿
姨
你
人
真
好
，
不
過
房
子
不
大
，
我
稍
微
收
拾
就
乾
淨

了
。﹂
碰
了
我
一
個
軟
釘
子
，
房
東
阿
姨
也
沒
再
堅
持
。

怎
料
住
了
不
到
三
個
月
，
洗
手
間
預
裝
的
水
管
開
始
漏
水
，
房
東

阿
姨
請
了
工
人
來
修
，
說
要
三
天
才
能
修
好
。
我
要
上
班
，
只
好
留

下
大
門
的
鑰
匙
。
水
管
修
好
了
，
房
東
阿
姨
絕
口
不
提
還
鑰
匙
的

事
。
問
了
幾
次
，
都
被
她
搪
塞
了
過
去
。
後
來
我
發
現
，
一
兩
個
禮

拜
，
屋
子
就
會
被
人
徹
底
打
掃
過
一
遍
。
踮
起
腳
摸
摸
窗
框
，
也
是

一
塵
不
染
。
既
然
人
家
這
麼
熱
情
，
我
就
沒
再
提
還
鑰
匙
一
事
。
日

子
久
了
，
為
了
彼
此
方
便
，
我
們
約
定
，
如
果
她
打
我
電
話
我
沒

接
，
就
證
明
我
出
差
了
，
她
可
以
過
來
打
掃
。

相
安
無
事
地
過
了
八
個
月
。
有
一
天
晚
上
跟
幾
個
朋
友
出
去
喝
東

西
，
玩
得
興
奮
，
沒
留
意
手
機
。
凌
晨
一
時
回
到
家
樓
下
，
才
發
現

房
東
阿
姨
曾
打
過
兩
次
電
話
，
沒
多
想
，
逕
直
就
掏
了
鑰
匙
開
門
。

蹊
蹺
的
事
情
發
生
了
。
門
怎
麼
也
打
不
開
，
試
了
幾
次
，
才
發
覺

門
是
被
人
從
裡
面
反
鎖
了
。
我
連
續
使
勁
拍
門
，
過
了
好
一
會
兒
，

門
終
於
開
了
。
房
東
阿
姨
臉
色
躲
閃
，
身
後
一
個
跟
她
年
紀
相
仿
的

男
子
，
窘
迫
得
頭
都
不
好
意
思
抬
。

兩
個
人
結
結
巴
巴
，
語
無
倫
次
。
屋
子
的
地
上
，
攤
開
來
鋪
着
的

報
紙
，
東
一
塊
西
一
塊
，
刺
目
又
狼
藉
。
情
急
之
下
，
我
只
說
了
一

句
話
，﹁
公
司
派
我
去
北
京
工
作
，
房
子
我
後
天
就
退
。﹂

房
東
即
刻
說
：﹁
我
退
押
金
給
你
吧
。﹂
其
實
，
按
照
約
定
，
租

約
不
滿
六
千
塊
的
押
金
是
不
退
的
。

第
二
天
天
剛
亮
，
我
就
出
去
找
房
子
。
當
天
晚
上
便
下
定
金
，
買

了
馬
上
可
以
入
住
的
房
子
。
托
房
東
阿
姨
的
福
，
這
房
子
到
現
在
已

經
升
值
了
不
止
三
倍
。

租房記

司
馬
光
對
書
珍
之
重
之
。

他
有
一
套
閱
讀
法
則
。

翻
閱
書
頁
，
他
用
大
拇
指
端
和
食
指
端
挾

着
每
一
頁
紙
。

總
之
，
翻
動
每
一
頁
書
，
盡
量
避
免
摺

皺
、
觸
到
書
頁
：

至
啟
卷
，
必
先
視
几
案
淨
潔
，
藉
以
茵
褥
，
然

後
端
坐
看
之
，
或
欲
行
看
，
即
承
以
方
版
，
未

嘗
手
汗
沾
漬
，
以
觸
其
腦
。
每
看
竟
一
版
，
即
側

右
手
大
指
，
面
襯
其
治
，
而
復
以
次
指
，
面
捻
而

挾
過
。
故
得
不
致
揉
熟
其
紙
。
…
…

司
馬
光
的
讀
書
法
，
在
今
天
來
說
，
相
信
已
絕

跡
了
。

他
愛
書
的
熱
熾
程
度
，
相
信
也
無
人
與
之
倫

比
，
可
稱
得
上
古
往
今
來
書
癡
。

能
讀
書
，
才
會
愛
書
，
深
愛
書
，
才
知
書
的
珍
貴
。

至
於
提
起
愛
書
、
藏
書
，
歷
史
上
還
有
一
個
反
面
例

子

︱話說
明
世
嘉
靖
年
間
，
江
蘇
省
松
江
縣
有
一
個
名
叫
朱
大

詔
的
書
癡
，
平
生
以
搜
集
善
本
、
初
版
書
為
樂
。

某
日
朱
氏
打
聽
到
蘇
州
某
戶
書
香
門
第
，
珍
藏
乙
套
宋
刻

板
袁
宏
︽
後
漢
紀
︾
，
見
獵
心
喜
。

這
部
書
共
三
十
卷
，
不
但
刻
工
、
印
工
均
臻
善
美
，
而
且

用
古
錦
玉
籤
裝
裱
，
美
輪
美
奐
。

這
套
書
還
有
宋
朝
三
位
名
臣
陸
放
翁
、
謝
枋
得
和
劉
辰
翁

先
後
親
筆
批
寫
的
評
註
，
彌
足
珍
貴
。

朱
大
詔
知
道
這
套
書
價
值
不
菲
，
決
不
是
金
錢
可
以
買

到
。為

獲
得
這
套
書
，
他
便
不
惜
用﹁
美
人
計﹂
打
動
對
方
。

朱
大
詔
以
自
己
美
麗
的
愛
妾
，
向
對
方
提
出
交
換
三
十
卷

︽
後
漢
紀
︾
。

美
人
當
前
，
對
方
為
之
怦
然
心
動
，
答
應
所
求
。

朱
氏
愛
妾
獲
知
後
為
之
心
碎
，
臨
別
在
牆
上
留
下
四
句

詩
：無

端
割
愛
出
深
閨
，
猶
勝
前
人
換
馬
時
；

它
日
相
逢
莫
惆
悵
，
春
風
吹
盡
過
傍
枝
。

朱
氏
愛
妾
詩
中
所
說
的﹁
前
人
換
馬﹂
，
典
出
自
蘇
東
坡

的
真
人
真
事
。

蘇
東
坡
當
年
仕
途
受
挫
，
被
貶
到
黃
州
，
為
怕
愛
妾
青
娘

受
累
，
便
把
她
與
一
位
姓
蔣
的
好
友
換
馬
，
青
娘
得
悉
，
口

占
一
詩
，
以
頭
撞
樹
身
亡
。

朱
氏
以
愛
妾
換
書
，
純
是
出
自
物
慾
，
他
不
僅
是
書
癡
，

而
且
是﹁
書
昏﹂
︱
見
書
以
致
昏
頭
昏
腦
也
。

書
，
與
輸
同
音
，
本
是
此
時
此
地
避
忌
的
字
眼
，
眼
下
提

起
它
，
便
無
休
無
止
，
欲
罷
不
能
。

有
一
年
在
上
海
老
作
家
柯
靈
的
書
房
，
看
到
一
副
對
聯
，

印
象
深
刻
，
曰
：

讀
書
心
細
絲
抽
繭
，
練
句
功
深
石
補
天
。

這
是
清
代
名
書
法
家
張
廷
濟
寫
的
。

這
副
對
聯
突
出
讀
書
、
寫
作
的
最
高
境
界
。

我
想
，
今
人
能
達
到
以
上
境
界
的
，
戛
戛
乎
其
難
矣
。

明
人
謝
肇
浙
曾
慨
歎
道
：

「
好
利
之
人
多
於
好
色
，
好
色
之
人
多
於
好
酒
，
好
酒
之

人
多
於
好
弈
，
好
弈
之
人
多
於
好
書
。
」
︵
︽
五
雜
俎
︾
︶

在
酒
、
色
、
財
氣
、
弈
棋
、
看
書
的
五
好
之
中
，
書
是
最

末
一
位
。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
好
書
者
可
謂
鳳
毛
麟
角
，
已
是
一
種
異

常
冷
僻
的
嗜
好
，
更
無
從
提
起
了
。

(

二
之
二)

古今書癡

之
前
談
過
不
要
用
退
燒
藥
，
甚
至
物
理
降
溫
，
如
退
熱
貼

及
沖
冷
水
浴
也
不
要
。
很
多
人
問
那
怎
樣
退
燒
？
當
然
是
找

西
醫
以
外
的
其
他
療
法
醫
生
，
從
病
因
着
手
；
但
若
沒
有
醫

師
可
請
教
，
還
是
有
點
東
西
可
以
做
的
。

是
的
，
既
然
坊
間
教
了
不
少
自
行
退
燒
方
法
，
我
不
妨
也

以
非
專
業
醫
生
的
角
度
去
說
說
，
什
麼
是
合
乎
常
理
的
退
燒
辦

法
。身

體
要
發
燒
，
是
要
達
至
可
以
燒
死
病
菌
病
毒
的
溫
度
。
發
燒

是
身
體
自
救
的
方
法
，
亂
降
溫
是
自
毀
長
城
。
明
白
這
個
道
理

後
，
有
不
少
物
理
方
法
可
做
，
只
要
不
是
相
反
方
向
就
成
了
。
一

是
浸
暖
浴
，
溫
度
比
體
溫
高
約
零
點
五
度
，
直
至
身
體
出
汗
，
離

開
暖
浴
，
量
體
溫
。
飲
水
補
充
水
分
後
，
再
量
溫
度
，
若
未
退

燒
，
可
以
重
複
，
以
體
力
接
受
到
的
次
數
為
據
，
幫
助
身
體
完
成

目
標
。

身
體
要
發
燒
，
也
是
要
增
加
血
液
循
環
，
有
科
學
家
亦
發
現
，

人
的
體
溫
高
一
度
，
免
疫
力
會
上
升
幾
十
巴
仙
。
如
何
增
加
血
液

循
環
，
黃
偉
德
醫
師
曾
教
導
以
十
分
鐘
熱
毛
巾
敷
背
，
再
以
冷
毛

巾
敷
五
分
鐘
，
重
複
兩
次
，
以
熱
毛
巾
作
結
。
大
人
的
話
可
用
浸

浴
代
替
，
但
較
多
工
夫
和
浪
費
用
水
。
這
樣
來
回
多
次
，
身
體
血

管
膨
脹
收
縮
，
加
快
血
液
循
環
。
小
朋
友
不
可
受
刺
激
，
則
可
以

用
先
前
的
方
法
代
替
。

另
一
是
原
始
點
的
教
法

︱
薑
茶
、
按
摩
、
溫
敷
。
發
燒
可
做
頭

部
的
原
始
點
，
風
池
穴
位
一
定
有
用
，
不
太
清
楚
位
置
就
多
按
摩
頭
背
及
頸

背
，
然
後
溫
敷
，
再
喝
薑
茶
，
重
複
步
驟
，
甚
至
加
重
薑
茶
分
量
，
當
中
綜

合
了
補
充
熱
能
及
加
速
血
液
循
環
兩
個
目
標
。

食
療
方
面
，
除
了
薑
茶
外
，
可
加
甘
草
或
炙
草
，
解
毒
驅
寒
。
西
洋
方
法

有
蒸
洋
蔥
蒜
頭
水
，
殺
菌
一
流
。
坊
間
教
很
多
飲
果
汁
方
法
，
我
不
太
推

介
，
因
為
一
來
水
果
多
寒
涼
，
中
國
人
的
體
質
不
如
西
方
人
偏
熱
，
維
他
命

C
未
到
，
元
氣
已
傷
。
另
外
是
水
果
多
偏
酸
，
酸
入
肝
，
會
把
病
菌
和
病
毒
帶

入
肝
，
與
中
醫
的
散
表
原
理
相
左
，
很
容
易
變
成
久
咳
，
因
為
外
邪
入
裡
。

最
後
，
分
享
一
些
自
家
經
驗
，
按
摩
對
小
兒
發
燒
很
有
用
，
清
天
河
水
，

清
肝
和
肺
經
，
以
及
捏
背
脊
骨
都
快
見
效
，
可
以
上
網
找
找
手
法
。
若
加
薑

油
，
稍
稍
刮
沙
，
成
效
更
快
。
若
沒
有
人
能
幫
忙
按
摩
，
自
己
可
以
先
浸

浴
，
再
用
薑
油
按
腳
底
，
蓋
被
焗
汗
，
很
快
就
可
以
治
標
又
治
本
。

如何能好好地退燒﹖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在
報
上
看
到
有
一
則
黃
允
中
老
先
生
的
訃

告
，
使
我
想
起
我
唸
中
學
時
的
一
位
化
學
老

師
，
同
名
同
姓
的
黃
允
中
。
香
港
這
位
黃
允

中
，
得
以
善
終
，
雖
然
活
了
八
十
一
歲
，
不

算
高
壽
，
但
我
的
那
位
老
師
黃
允
中
，
卻
死

得
很
慘
，
他
是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土
改
時
被
當

作
大
地
主
而
處
決
的
。

黃
允
中
老
師
是
出
身
地
主
，
不
然
他
也
不
可
能

在
廣
州
唸
完
大
學
，
再
到
日
本
留
學
。
他
學
有
所

成
，
在
戰
亂
期
間
，
並
未
能
舒
其
所
長
，
獻
身
科

學
救
國
，
只
能
够
回
到
家
鄉
，
當
個
化
學
老
師
。

不
過
，
他
在
當
老
師
之
前
，
也
曾
編
輯
過
︽
大
學

叢
書
︾
，
並
有
若
干
編
譯
著
作
。
他
教
學
也
認

真
，
正
是
由
於
他
的
教
學
有
方
，
所
以
我
後
來
入

讀
大
學
時
，
才
會
選
擇
化
學
工
程
。

黃
老
師
雖
然
地
主
出
身
，
但
他
是
一
個
知
識
分

子
，
生
平
也
只
是
擔
任
教
師
，
充
其
量
不
過
是
小

資
產
階
級
，
何
以
土
改
這
個
政
治
運
動
一
來
，
便

要
治
他
死
罪
？

前
人
民
出
版
社
社
長
、
不
久
前
去
世
的
曾
彥
修
，
在
解
放

後
不
久
南
下
廣
州
，
擔
任
省
委
宣
傳
部
副
部
長
，
兼
任
︽
南

方
日
報
︾
總
編
輯
。
適
逢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鎮
壓
反
革
命
運

動
，
據
說
晚
上
接
到
通
知
，
說
明
天
要
公
開
槍
斃
一
百
四
十

多
人
，
而
這
些
人
的
罪
狀
都
是
空
空
洞
洞
，
並
非
罪
大
惡

極
，
只
因
要
為
鎮
壓
反
革
命
湊
個
統
計
數
字
。

當
時
曾
彥
修
與
擔
任
︽
南
方
日
報
︾
副
社
長
的
楊
奇
︵
曾

來
港
在
新
華
社
和
大
公
報
工
作
︶
商
量
，
決
定
在
午
夜
時
分

給
當
年
的
華
南
分
局
第
一
書
記
葉
劍
英
打
電
話
。
葉
帥
說
，

﹁
這
是
毛
主
席
決
定
的
，
你
還
有
意
見
嗎
？﹂
後
來
葉
帥
想

了
一
下
，
說
，﹁
你
等
着
我
的
電
話
。﹂
但
是
主
持
執
行
的

安
全
部
門
的
某
君
，
卻
不
買
賬
，
後
來
還
是
執
行
了
。
其
中

包
括
一
位
當
過
國
民
黨
廣
東
省
教
育
廳
長
的
鮑
國
寶
，
他
是

跑
到
香
港
再
回
到
廣
州
投
誠
的
，
也
給
槍
斃
了
。

當
然
，
我
的
老
師
黃
允
中
，
算
不
得
是
什
麼
大
人
物
。
當

年
鎮
反
的
擴
大
化
，
枉
死
的
不
知
多
少
，
只
是
我
對
黃
老
師

印
象
比
較
深
刻
罷
了
。

兩個「黃允中」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也
許
你
一
直
認
為
，
世
界
上
最
關
心
自

己
的
人
，
非
你
莫
屬
。
天
命
最
近
看
了
一

個
網
絡
演
講
，
卻
質
疑
了
這
一
點
。
講
者

G
uy
W
inch

是
心
理
學
博
士
，
討
論
我
們

是
否
關
心
自
己
的﹁
心﹂
。

我
們
從
小
就
學
會
照
顧
身
體
。﹁
如
果
劃
傷

皮
膚
，
要
貼
膠
布
止
血﹂
這
類
常
識
，
連
五
歲

小
孩
都
懂
，
但
情
緒﹁
生
病﹂
了
怎
麼
辦
呢
？

我
們
卻
不
一
定
知
道
。

許
多
人
從
來
不
明
白
，
情
緒
也
會
生
病
，
遑

論
自
我
治
療
。
心
情
低
落
時
，
也
許
我
們
都
曾

用
負
面
的
偏
見
攻
擊
自
己
：﹁
反
正
我
愚
鈍
，

這
輩
子
注
定
失
敗
，
遭
遇
這
種
挫
折
，
也
是
正

常
的
。﹂
這
就
好
比
皮
膚
劃
傷
了
，
自
己
卻
繼

續
用
刀
子
捅
傷
口
，
把
皮
外
傷
變
成
重
傷
︱

我
們
從
小
就
懂
的﹁
貼
止
血
貼﹂
這
常
識
，
竟

被
拋
諸
腦
後
了
。

毫
無
疑
問
，
想
處
理
情
緒
問
題
，
我
們
就
要

放
下
對
自
己
的
偏
見
。
天
命
不
是
心
理
醫
生
，

無
法
用
這
個
領
域
的
知
識
幫
助
閣
下
。
但
近
日
埋
頭
撰
寫

新
一
年
的
運
程
書
時
，﹁
情
緒
健
康﹂
這
四
個
字
在
我
腦
海

久
久
縈
繞
。

我
不
禁
思
考
，
能
否
令
讀
者
看
完
運
程
書
後
，
解
開
自

己
的
一
些
心
結
呢
？
正
如
前
文
所
述
，
大
家
心
情
低
落
時

的
自
我
歧
視
，
會
令
我
們
的
傷
口
愈
來
愈
深
。
消
除
偏
見

的
方
法
，
自
然
是
盡
量
了
解
事
物
的
全
貌
，
換
言
之
，
我

應
該
設
法
引
導
大
家
全
面
看
待
自
己
。

觀
照
命
運
自
然
是
很
好
的
方
法
，
在
運
程
批
註
中
，
閣

下
能
明
白
自
己
目
前
處
於
哪
一
個
枝
節
。
若
把
生
命
比
喻

成
一
棵
樹
，
有
時
可
能
橫
生
枯
枝
，
但
只
要
修
剪
，
樹
仍

然
枝
繁
葉
茂
；
也
許
這
棵
樹
的
確
面
臨
危
機
，
但
其
實
有

護
林
妙
法
，
可
以
防
止
它
倒
下
…
…
總
之
，
若
能
參
透
生

命
樹
的
全
貌
，
閣
下
的
每
一
個
抉
擇
，
更
能
趨
利
避
害
，

為
這
棵
樹
謀
得
最
大
的
生
機
。

若
你
想
學
會
真
正﹁
關
心﹂
自
己
，
請
站
在
最
好
的
位

置
，
觀
照
自
己
的
生
命
樹
吧
。

你關心自己嗎﹖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前去的方向是松花江。
用餐之前，Y告訴我幾個老友已相約晚餐後去
喝咖啡，廣州的L說由剛領稿費的她來請客。走
出餐廳，外頭是中央大街，涼爽的晚風、閃爍的
霓虹燈、路邊的樂團表演、廣播的美妙旋律，把
剛入夜的街道注入一種絢麗活潑的氣氛，空氣中
洋溢着馬迭爾雪糕的甜香味，瀰漫着閒適舒緩和
柔軟細膩的浪漫，同來晚餐的學者們沒有人要乘
大巴回酒店的意思。人多便沒法小聚，幾個人私
下悄悄把咖啡宵夜改成下一次的相聚時光。
夏天的哈爾濱，遊人不絕如縷，樂聲不絕於
耳。中央大街路旁古典的歐式建築，匯集不同時
期的藝術風格，造型姿態豐富別致，歷經滄桑而
永恆典雅，單看風情萬種的建築物已是視覺享
受，步伐徐緩的理由並非人多如鯽。摩肩接踵走
到路盡頭，周邊的現代建築，皆以大取勝，大酒
店、大購物商場、大燈光，所有斑駁的歲月痕跡
都隱沒在色彩繁雜的燈光後面。途經大型停車
場，剛越過馬路，秀氣細緻的L突然唱起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
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
上，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然
後有人一起和音「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
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平時看似沒脾氣，
總是笑瞇瞇，輕聲細語的L把這首雄壯的愛國歌
曲，表現得慷慨激昂。
可是，為什麼在這裡，在這個時候唱抗日歌曲
呢？
走在前邊的T轉回頭說：「松花江就在前

面。」這時我們站在防洪紀念塔廣場上，左側是個
燈火簇擁的舞台，台上打出熒燈字幕「2015迷人的
哈爾濱之夏——生活的樂章．市民藝術節」。人太
雜亂了，看不到也聽不見是什麼表演，後來才知七
月底，這項活動特別邀請了伏爾加莊園的俄羅斯藝
術舞團來表演，節目有歌唱和舞蹈，其中耳熟能詳
的有時時迴旋腦海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表演
者並以踢踏舞跳出《喀秋莎》，以及演奏俄羅斯最
有特色的民間樂器「巴揚」（類似我們的手風
琴）。那晚有上萬個來自國內外的觀眾，特地到哈
爾濱消暑，享受愜意涼快夏天，同時赴這一場自
由灑脫的音樂藝術盛宴。
八月初抵哈爾濱的我們錯過異國風情的音樂表

演，心裡惋惜，然而，心中更為景仰的景點卻是
近在眼前的松花江。L唱的歌下半段是揪人心的淒
涼，「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
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
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
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爹
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色彩變換的燈光把水上的遊船照射成七彩斑

斕，水裡的倒影又把顏色搖晃得一片繽紛，松花
江的故事在時間的江水裡流轉，已經變得模糊不
清了嗎？然而海外來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
候，一聽見《松花江上》的旋律，眼淚便失去控
制掉落下來。其實僅僅知道當時為了抗日戰爭，
熱血愛國的人民離家鄉遠父母，可是，在松花江
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呢？
出席哈爾濱的文學研討會之前，特別上網查了

一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農曆八月初
七，距離中國傳統佳節中秋節還有八天。日本不
宣而戰，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進攻北大
營。等待賞月團圓的東北人民猝不及防，隨後的
四個多月，他們家破人亡，從此顛沛流離。」
「東北抗聯轉戰白山黑水，開闢了全國最早、
堅持時間最長的抗日戰場。僅從一九三一年的九
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七年九月這六年間，抗日聯軍
就牽制了關東軍約八十萬人。有力支持和聲援了
各地的局部抗戰。」事隔八十四年，現在讀來，
心仍舊要發自肺腑地酸起來。日本人突然在中秋
節前八天進攻東北，多少家庭的團圓夢被日本炮彈
打得支離破碎，中國人從此開始了不只是自尊被踐
踏得傷痕纍纍，就連生命也無法自保的惡夢日子。
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二中執教的張寒暉，看到
大批東北軍官士兵和逃難者在街頭流浪，聽到他
們控訴日軍的罪行，傾訴對親人的思戀和失去故
鄉的悲傷，張寒暉寫出歌詞並譜曲，歌詞裡有流
亡者的心聲，曲調中有泣血的呼喚，聽的人或唱
的人，情不自禁淚流滿面。
了解《松花江上》的背景以後，更加佩服東北
人民，「一九三二年四月，國聯調查團抵達中
國，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不得不承認：
『沒有東北的直接抗日，在國聯大會上簡直沒有
話可講。』」這回終於到東北，終於有機會看到
值得尊敬的東北人，也看看數十年來收在心裡的
「哭泣的松花江」。
匆忙間登上遊船，賣票的人、剪票的人都說快
點快點，結果我們坐在船上聊了十幾分鐘，老朋
友相聚，笑話頻頻間還有遊客紛至沓來，原來沒
有特定時間限制，待人坐滿方開船。色彩紛呈的
遊船終於開動，江上風大，雨小，船上遊人都到
船舷邊拍照，把兩岸耀眼的流光溢彩、燈飾炫目
的新舊參雜高樓大廈都帶回家。人聲嘈雜，氣氛

卻熱鬧快活。多少年來，一直以為當我站在松花
江畔，會淚流滿臉，會悲憤氣怒，最起碼辛酸沉
痛應該會佔滿我蒼涼凝重的心。
卻是一個和我記憶裡，想像中落差太大的松花
江夜遊記。
縱然不是每個海外的人都清楚這一段悲憤的歷

史，但因為這首歌，松花江在海外變成耳熟能詳
的名字。檳城海邊有家餐廳就叫「松花江」，以
肉骨茶出名，但更多人對沒有濃郁藥材味的肉骨
茶不是太鍾情，另一道招牌菜是清蒸龍膽石斑河
粉，還有受人喜愛的苦瓜炒蛋。真正的松花江
畔，也有著名的東北酸白菜火鍋餐廳，一年四季
食客大排長龍，拿手的是松花江著名的料理，包
括江裡的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
降。流浪在外的東北人民，終於回到故土。」歲
月迢遞流轉，許多沉積在時光裡的歷史，也許沖
淡了，風化了，最終成為過去。
以後再到松花江，心情愉悅地乘搭七彩遊船，
看璀璨燈光，觀繽紛倒影，爭相拍下燦爛的光
影，下船吃個酸白菜火鍋，再叫一道清蒸江魚，
不要有血，不要有淚，要有歌，但不要哭泣，誰
都不想要所謂的轟轟烈烈、驚天動地，世俗生活
是平常實在，溫馨自在，人們的要求就這麼簡
單。

松花江夜遊
百
家
廊

朵
拉

謝
賢
接
受
內
地
媒
體
訪
問
，
自
爆
一
世
人

﹁
糊
里
糊
塗﹂
，
曾
試
過
飯
局
上
，
朋
友
介

紹
跟
另
一
枱
一
位
女
性
打
招
呼
，
當
時
沒
甚

麼
特
別
感
覺
，
打
完
招
呼
便
返
回
自
己
座

位
，
誰
知
朋
友
告
訴
他
，
剛
才
介
紹
那
位
是

他
分
開
了
二
十
幾
年
的
前
妻
甄
珍
，
謝
賢
當
時
竟

然
認
不
出
，
令
他
很
內
疚
，
內
疚
至
今
天
。

當
晚
我
在
現
場
，
就
讓
我
來
作
直
擊
報
道
，
還

原
整
件
事
：
一
個
朋
友
娶
媳
婦
，
在
五
星
級
酒
店

筵
開
五
十
多
席
擺
喜
宴
，
我
與
謝
賢
同
枱
，
酒
過

三
巡
，
有
老
頑
童
跟
眾
人
打
個
眼
色
，
大
家
開
始

起
哄
，
拉
着
謝
賢
去
跟
主
人
家
敬
酒
，
其
實
志
不

在
此
，
敬
了
酒
後
，
大
夥
兒
簇
擁
他
到
宴
會
廳
另

一
隅
的
一
圍
枱
去
，
謝
賢
有
禮
地
跟
各
人
打
招

呼
，
有
人
提
議
大
合
照
，
謝
賢
與
各
人
合
照
後
，

便
與
大
夥
兒
返
回
座
位
，
我
問
：﹁
你
跟
前
妻
合

照
，
表
現
很
大
方
。﹂

他
一
臉
愕
然
，﹁
什
麼
前
妻
？﹂
，﹁
剛
才
那

圍
枱
穿
黑
晚
裝
短
髮
那
個
就
是
甄
珍
。﹂
，﹁
是

嗎
？
我
沒
察
覺
。﹂
，﹁
你
還
跟
她
合
影
。﹂
其
他
人
把
照

片
給
他
看
，
他
一
臉
歉
意
，﹁
太
不
好
意
思
，
唉
。﹂
很
少

在
一
派
遊
戲
人
間
的
謝
賢
面
上
出
現
這
個
罕
有
表
情
，
給
一

幫
老
友
調
笑
了
很
久
。

謝
賢
向
內
地
傳
媒
披
露
早
前
掌
摑
曾
江
並
非
為
電
視
真
人

騷
︽
四
個
小
生
去
旅
行
︾
做
宣
傳
，
而
是
積
下
了
幾
十
年
的

恩
怨
。

謝
賢
是
直
性
子
，
不
單
率
直
，
亦
恩
怨
分
明
。
掌
摑
事
件

一
直
被
當
作
是
宣
傳
，
熟
悉
電
視
台
運
作
的
行
內
人
都
知

道
，
電
視
台
不
會
用
這
種
方
法
谷
宣
傳
，
更
引
發
大
家
不
斷

看
事
發
短
片
，
尋
蛛
絲
馬
跡
，
找
出
破
綻
，
成
為
熱
話
，
又

在
節
目
中
嘗
試
拆
解
二
人
關
係
好
壞
，
帶
起
節
目
收
視
。
事

發
後
，
謝
賢
轉
低
調
，
直
至
節
目
播
完
，
才
將
真
相
抖
出
，

所
以
很
多
時
追
新
聞
要
看
時
間
性
，
要
瞄
準
適
合
時
機
才
會

獲
得
受
關
注
的
訪
問
。

謝賢不認得前妻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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